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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說這次是要對付會變成人心弱點的魅魔後，止於馬上繞去商店找到目標物之後將其中某

樣物品塞到對方懷裡－－思念相框，聽說是僅有一次機會效用卻是永久的奇異物品，可以顯

現出使用者最思念的人－－某方面來說就像現在要對付的魅魔。 
 
從一開始止於就知道該在翠身邊的不該是他，能當人依靠的人也不在對方身邊，這個小物品

應該早就交到對方手上，只是每次詢問時對方總是沉默搖頭，等同是先斬後奏的將禮物塞到

對方手裡，兩人來回推拉之下總算是讓翠收下，只是對方似乎沒打算現在打開，這讓止於有些

心急。 
 
「翠，不先打開？」他語帶焦慮的輕聲催促。 
「現在我伸手碰的到的人是你，止於。」語畢，翠伸手揉揉小隊友的頭也順便將禮物好好的放進

腰包中，於是有狐狸尾巴再度澎，接著軟軟的平復下來點頭，翠將禮物放好後盯著毛絨狐尾發

呆，而止於在發現隊友沒有後續動作而仰頭望時才發現那不合時宜的放空置狀態，他無法能

理解對方沉默的含意。 
「沒問題？直接去打魅魔？」一直以來他都比較擔心對方的精神狀況，自己應該沒有問題。​
​
翠點頭表示不必擔心，其實他無法理解小隊友這麼憂心的原因，自己精神耐力應該還在水準

之上，還是說他在意的不是精神力而是體力？​
「我有把點數分配到體力上。」​
​
於是翠獲得一臉茫然的臉。 
 
幾分鐘後止於像是自己想通的點頭，接著把話題帶到最重要的部分，「翠，在不危急性命的時

候你可以盡情和……撒嬌，魅魔我來負責。」他想著如果對方會見到的人就是兄長，能避免弒

親就盡量避免。​
​
「忘記撒嬌方式了。」這是實話，他早就忘記撒嬌為何物，見到哥除了欺負還是欺負，「魅魔由

我們兩個來負責。」​
​
這次，止於是苦笑著舉高手，朝著那逞強的綠色髮叢揉上。​
 
然後踏入森林，踏進魅魔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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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魅魔駐守的森林就是多了股妖異，由腳底疾速爬升的霧氣一看就不是由水氣所自然產生的

，更不用說本來走在旁邊的翠也在這陣霧氣當中『走散』了。 
不過這也好，少了自己認識的人的現在，遇到任何人都是假象，也可以專心面對魅魔解決委

託。 
 
對止於來說自己理應沒有害怕或珍惜的人事物，撇除之前在原本世界機構裡掌管自己生死的

兩位最高長官、或著該說是主人，不過這個也透過曾經直接面對兩位長官的翠得知他們攻擊

習慣。 
 
說到這個原來兩位主人不是普通人類而是植物，聽說就連攻擊的方式也是使用樹根……應該

說位於社會裏側的他們本來就不會有普通人這項選項。 
想到這裡止於覺得內心有些懊悔、或著該說是苦澀，如果不是自己那麼現在他們應該還會在

表社會的庇護當中吧。 
 
於是當某種細碎踩踏在草地上的腳步聲從前方一左一右傳來時，止於絲毫不意外，只是當他

看清楚一左一右靠上前的兩個高大人影之後──他覺得心臟漏了一拍。 
 
事先演練好的計畫完全行不通，瞪大雙眼告示這身體的主人有多麼驚恐，內心的弦彷彿被刀

片壓彈發出尖銳且刺耳的聲響，思緒如同被炸藥轟炸過凌亂無法思考，止於如石僵硬望著逐

步靠來的怨靈，明明再清楚不過…… 
 
站在前方的『他們』，用著與記憶絲毫不差的面孔有默契的冽開了笑。 
 
「好久不見。」 
「哈囉～過得好嗎？」 
 
在開朗不過的笑容唇角往上勾勒出一抹腥味。 
 
「「你怎麼還不死。」」 
 
 
「止於？」怎麼才沒盯著看小隊友馬上就從眼前消失，翠左右看了會確定這裏不是他們原本走

的那條道路，原先滿是泥土清香的空氣不知不覺被甜膩香氣給取代，同時間思考開始遲鈍，翠

靠在一邊的岩石揉揉眉心試圖讓腦袋清楚些，不免得開始擔心小隊友是否能安全突破……眼

角餘光瞥見前方有東西在晃動的他迅速將新手時期獲得的劍丟去－－​
​
勉強閃開攻擊的亮藍色身影摔了跟斗，吃痛摸摸後腦。 
​
與翠有著相似面貌的男性踉蹌扶著樹站起身，終年生活在冰冷海域的雪白肌膚、如大海的亮

藍色長髮有些散亂的披掛在肩上、隨時都能逼出水的朦朧紫眸讓人興起保護欲、因不熟悉地

面而顯得不穩的步伐……儘管早已知道魅魔會化為何人看到當下不免一震，正當翠思考要怎

麼對付時對方又有動作，這次是和記憶之中絲毫不差的撲抱。​
​
 



「弟……我們回去好嗎？不要待在這裡一起回去大海好嗎？」比自己要矮小許多的人魚緊抱著

人，仰頭輕聲哀求，還作勢要往一邊拉去，柔軟的嗓音和憂鬱的眼神，讓翠不禁讚嘆魅魔的讀

取能力。 
 
 
是怨靈，明知道只是幻覺更知道幻覺所詮釋的他們是不會這麼笑、不會這麼說話的，可是止於

就是無法將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只能呆站在原地聽著自己發了狂的心跳聲。是幻覺，可是

面前的怨靈是踩著令人幾乎無法聽見聲音的壓迫感，將自己說出口的抗辯給吞噬盡怨恨之

中。 
 
都是你的錯，如果不是你……往自己脖子逼近的手輕輕扣住，用著如哭如笑如怨如恨的笑容

怨恨詛咒。 
 
預謀反叛的他們早已付出代價──自己性命，唯一活著的就只有自己。 
 
對不起…… 
 
止於使勁睜開眼，是恐懼還是貪婪？現在不想移開視線只是看著朝自己脖子縮緊的他們，身

形－－糢糊。 
 
 
「弟……還再生我的氣嗎？」放棄拉扯轉而低頭落淚，「太晚來接你所以……生氣了嗎？」 
「生氣了。」翠伸手狠狠捏住對方的臉頰，連溫度和觸感都如出一轍，「嗚……」如記憶的委屈伸

出手……回摸自己的臉頰，「弟……別生氣好嗎？我唱歌給你聽？」一反往常翠輕輕環抱住人

，「好，我聽。」結果開口提議的兄長反而支支吾吾的遲遲開不了一個音，對此翠是勾起抹笑容

緩緩將手圈在兄長頸上，往內束緊。 
 
「弟……等等、你想殺了我？」 
「哥不是早就知道的嗎？」態度瞬間豹變的翠勾起的弧度也越發殘暴，那雙總給人睡沒醒的眼

神也開始閃現出屬於殺意的猩紅，「從以前就……」用著病態的眼光欣賞因痛苦而扭曲的臉，

「親手了結你的性命……翡……」因過度的愛而逐漸變質的恨瞬間湧出。 
 
是如此深愛著我的雙胞胎，所以…… 
 
「請你死在我手中，翡。」 
「翠……」眼前與自己相仿的紫色眼眸緩緩轉變成另種色調的冰青色，在還沒來的及意會時面

前的『兄長』突然發出淒厲的慘叫聲，一點點崩解消散在空氣之中，而最後擁有那雙眼睛的正

主就在自己身旁，還保持走失前的距離。 
 
「趕上了……」『小隊友』露出種滿足的笑容舉起牽著條鏈子的物品，一時之間還無法回復自我

的他差點將真正的止於當成敵人刺殺－－長槍在離止於頸部的前幾毫米嘎然停止，這時的翠

才注意到小隊友渾身是傷、連長髮都凌亂的批在背上。 
 
翠揉揉眉心勉強恢復神智，就因為知道是假的才會這麼無法壓制住殺意。 
 



「……你……那邊如何。」把長槍隨意丟進腰包中再順手將止於扛在肩上，肩上的小隊友掙扎

了下隨後安靜下來抓住翠綠色的長辮，「……翠，幸好有你……」看不見面孔的情況下被扛在

肩上的止於用異常平板的聲調開口，「我遇到他們，魅魔變成他們的怨靈……」 
 
他們的怨靈？ 
 
「可是幸好有你……」止於微笑，閉上眼睛。 
 
手足很重要，他寧願犧牲他們也要保護隊友的親情，在最後一刻下定決心將自己的夢魘給抹

除。 
 
「回去泡蜂蜜牛奶給你。」不知隊友過往翠也無法安慰人，況且自己最不擅長就是安撫這檔事，

眼下最要緊的就是趕快離開森林，小隊友的精神狀況已經相當差了。 
 
「好……翠，謝謝。」小隊友的聲音就像孩童一樣軟綿，活像隻受傷的小動物，「沒有殺到你哥哥

吧……」又像是在撒嬌的，帶著點睡音的輕輕蹭了蹭，這似乎是小隊友頭次表現出弱勢，翠搖

頭否決傷到雙胞胎的想法。 
 
「累了先睡。」 
「好……」 
 
自己補起補助更著重於攻擊，恢復類的魔法還不是很成熟，得多練練才行……止於覺得身上

那些隱約刺痛的刀傷被冰涼的水珠給包覆修復，說來他倆都是使水的輔助打手。 
冰涼的治療結束，也許是心理作用止於現在是清醒許多，也意識到自己在混亂時說了些什麼。 
 
於是翠感覺到身上背著的人體溫稍微飆高了點。 
 
「快睡。」傷患不要這麼浪費體力。 
 
狐尾再澎，拼命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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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人魚，經常處於溼答答的狀態，但如果身上不是水而是蜂蜜的話情況又不一樣了，除了

甜膩到有些反胃的糖味之外，翠為了浪費一項富含營養的食材而感到難過。 
沒料到魅魔的香氣居然含有毒素，對陸地生物的止於似乎不構成影響，但對於水生的他卻是

將行動力完全剝奪的強烈麻痺毒，除了無法自主行動還伴隨末梢神經的刺痛，原本要替小隊

友弄一杯能緩和情緒的蜂蜜牛奶，現在卻弄得對方更緊張了。 
 



艱難開口卻無聲，連這個都宛如回到聲帶被燒斷的時期，看來連一句不用擔心的話都說不出

口。 
 
在旁休息看著的止於與剛才相比已經冷靜許多，也知道自己的虛弱帶給人不少壓力，於是他

走靠過去一如往常的舉起手揉上，「沒關係，休息吧？」說著又是一拍。 
 
討厭給人麻煩，也不喜歡積欠人情，看著小隊友招水替自己清理滿身蜂蜜又動手收拾殘局，翠

有種說不出來的恐慌，最先開始恢復知覺的魚尾啪嗒啪嗒拍打地面，連續幾個禮拜相處，止於

聽得出來魚尾表現的情緒，他靠過去揉揉大魚試圖安撫，只是這次大魚似乎一時半刻無法平

復下來，止於沮喪的雙耳下垂連尾巴都沒精神的攤在草地上。 
 
發現小隊友的情緒居然大大受自己影響，翠又是一陣莫名的焦躁，忽然想起哥唱歌給自己聽

心情就會被緩和下來……可是喉嚨還無法發出聲音，魚尾挪位置壓在狐尾上頭，然後又啪嗒

啪嗒的幾回，大概是想代替手表達他沒有事情，只是中毒心情有點差。 
 
止於有些慌，狐尾用不同於魚尾的頻率拍打在地上，不過漸漸的變成一種節奏。 
在翠耳裡聽見斷斷續續的聲音，與兄長高亢自然成曲完全不同，仔細聽聲音裡的字眼是非常

淺白的…… 
 
「一閃一閃亮晶晶……」 
 
是陸地生物的著名童謠之一，不管如何小隊友居然會唱歌給自己聽，原本焦躁的情緒緩和下

來，取而代之的是說不出口的……害羞，好在現在上半身還處於麻痺狀態，只是翠完全忘記自

己魚尾如同對方狐尾可以輕易顯露出情緒，啪嗒啪嗒頻率改變成往洞裡鑽的感覺。 
 
狐尾再澎，一首短短的童謠很快就唱完，止於站起身指指前方的湖面，「我帶你泡水？」因為止

於的水療而讓解毒速度加快不少的翠勉強點頭掙扎起身，結果被小隊友使勁壓下，「先休息。」

止於堅持又把大魚往水裡壓，不了解的如果看到也許會以為目擊到甚麼犯罪現場。 
 
咕嚕咕嚕聽起來貌似在抱怨，但也沒有更進一步的反抗，全身浸泡在活水裡的他不由放鬆下

來，沒多久便閉上眼沉沉睡去。 
 
坐在湖邊，止於順手將從帳篷探出頭的蛋撈進懷裡抱好，晚些休息後再去打獵補補身體。 
 
先休息。 
 
 
 
 
 
 


